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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依據《會議常規》第4AA條出席會議，向本局致辭，並接受質詢。





�
主席（譯文）：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歡迎總督。








秘書（譯文）：總督先生。








主席（譯文）：總督將會就其到菲律賓之行作出聲明，並會回答有關香港經濟的質詢。議員可就所提質詢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質詢，但只限於要求闡明某點。








總督（譯文）：主席先生，首先我會簡單講述我今次菲律賓之行，然後我會很樂意就該問題或整體經濟問題回答各位的質詢。





　　我在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訪問菲律賓，這次訪問非常有用，並且取得成果。我非常感謝拉莫斯總統誠意相邀，並對我和同行人員熱情款待，尤其感謝菲律賓當局昨天為我返港的行程作出安排。





　　我在星期一跟拉莫斯總統共進早餐，彼此商談了整整一個小時。其後，我和馬尼拉大主教占辛恩會面，又在亞洲太平洋大學主辦的一次研討會上發言，並向本港及菲律賓的商界代表致辭。星期二早上，我和菲律賓參議院院長干沙雷斯和參議院外務委員會主席瑪些打議員會晤。 此外，我亦前往蘇碧灣參觀，目睹當地正進行多項大規模的發展計劃，其中當然包括一些由香港投資的項目。





　　我相信此行有助於令港菲之間的緊密商貿關係更形密切，並加強我們在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中的夥伴關係。香港是菲律賓第二大的直接投資國家。去年，我們在菲律賓投資了大約2.9億美元。由此可見，菲律賓未來的發展與我們存重大的利益關係，而港菲兩地保持良好的整體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亦有機會與拉莫斯總統和其他人士討論現居於香港且為數不少的菲律賓人的情況，他們大部分（雖然並非全部）皆受聘為家庭傭工。我向拉莫斯總統保證，我們會繼續盡力確保這些家庭傭工會獲得適當的法律保護。拉莫斯總統和他的同僚代表現居於香港的家庭傭工，就香港政府和全港巿民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向我們致謝。











　　我亦藉這個機會，向拉莫斯總統提出了一件令香港和菲律賓之間原本良好的關係蒙上陰影的事件，就是區永祥先生及黃銓明先生自一九九一年起在馬尼拉身陷囹圄的事件。我亦派遣了一名人員前往探望區先生和黃先生，向他們強調我們非常關注他們的情況，並向他們轉述我和拉莫斯總統的商談內容。各位議員也知道，香港社會、立法局和傳媒都非常關注這件事。我們會繼續密切注意區先生和黃先生的情況。我會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並會與菲律賓當局保持緊密的聯絡。英國駐菲律賓大使館人員會繼續定期探望區先生和黃先生，並會向我們匯報有關的情況。拉莫斯總統向我保證，他明白香港各界對事件的關注，並表示會就此事與司法部接觸。我向拉莫斯總統表示，我們無意干預菲律賓的司法程序，只要求菲律賓當局盡快進行有關的司法程序，因為區先生和黃先生都已苦候多時了。我們都十分關注這兩名香港巿民的情況，相信菲律賓人民和菲律賓政府都不會對此感到驚訝，因為菲律賓當局同樣關心那些在海外身陷困境的菲律賓人。





　　因此，我重申這是一次行程緊湊而有用的訪問。我現在歡迎各位議員向我提出質詢。








主席（譯文）：打算提出質詢的議員請舉手示意。張文光議員。








張文光議員問：總督先生，香港的經濟有賴法治的制度。大家也知道，昨日魏京生被北京的法院裁定陰謀顛覆政府罪名成立，判處14年徒刑。這事件表現了中國在司法方面的草率及不公平，在香港引起很強烈的輿論反應，亦令香港人對九七年回歸之後法治的前景感到憂慮。根據中英雙方過去就終審庭達成的協議，特區政府的終審法院是無權審理一些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這條文令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出現很大的漏洞，使中國的法律觀念可以引申到香港。根據本局通過的終審法院條例草案，顛覆中央政府的行為將來是有可能被視作國家行為，導致香港的法庭無權審理，令香港在九七年後有機會出現“魏京生式”的政治審判。請問總督先生有否考慮要填補此漏洞，以消除港人的憂慮；又會否採取行動，及採取甚麼方法向中國政府反映香港人在這方面普遍的憂慮？








總督答（譯文）：首先，有關香港的經濟前景與香港的生活方式之間的關係，我同意這位議員所說，而香港的經濟前景正就是我今天擬答覆各位議員質詢的主要題目。有些人不時宣稱自己是為香港人說話，或者是為香港的商界或經濟利益說話，但卻說本港的自由、多元化價值觀、立法局的問責性等跟本港的繁榮毫無關係，這是個幼稚的說法。關係是明顯存在的。當你到本地區內其他國家走走，當地的人都會向我或者向其他人明確指出這一點。如果香港不是這麼自由的話，現在也不會這麼成功。因此，我與這位議員意見相同的第一點就是，香港是一處怎樣的地方，與香港多年來在經濟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之間，有清晰、明確而密切的關係。





　　當然，多年以來，對於那些要避開外地所發生的各項事件的人來說，香港無疑是一個避難所。他們來到香港，都十分容易和清楚地感受到居住在一個自由開放社會中的優點。





　　其次，我們從立法局及社會最近所表達的關注當中得知，香港將來的生活方式和香港將來對公民自由的保障，對各行各業的人，以至對香港不同背景的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知道，當有些人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方）的官員說，他們認為香港應該這樣那樣的時候（有時候，我覺得這些似乎都是頗為不智的），而又當中方官員說要撤銷人權法的精髓部分，又說要撤銷那些使我們的法律架構得以符合國際公約規定的法例的時候，實使香港社會感到憂心如焚、關注莫名。這些不是我杜撰出來的。如果說有甚麼不同的話，我也只是過於輕描淡寫罷了。我們只需看看全港中文報章差不多所有社論對這些事件的評論，便已經一清二楚。立法局在投票的時候，也顯然是反映社會上絕大多數巿民的意願。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像昨天魏京生判刑的事件在社會上再次引起關注，實在不足為奇，因為我們可以理解到，巿民憂慮在一九九七年以後，對我們或他們的保障到底有多實在。





　　現在，我想補充兩點，首先，一如這位議員所知，我並不同意他說，到了一九九七年以後，在今夏所達成的《終審法院協議》會容許任何人肆意踐踏香港奉行的英國普通法制度。如果認為在《基本法》（即香港的憲法）和普通法之間必然存在的矛盾，不會在香港的獨立法院，由獨立的司法機構排解處理的話，這樣未免是失敗主義。我們一定要明瞭這一點。





　　第二點，我可以肯定，亦可以理解得到，國際社會必然會就魏京生的情況表達關注。英國政府是香港現時的宗主國，與歐洲聯盟一起，亦強烈支持歐盟在十二月初代表魏京生所表達的態度。我可以肯定，英國政府會與歐洲盟友和其他國家商討，看看還可以採取甚麼行動，以說服中國當局，使他們理解到，魏京生現時的遭遇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並且難免會影響他們對中國的態度。中國洋洋大國，作出這樣的行徑，實在令很多人感到詫異。有充分理由對此事最感關注的莫過於香港人自己，因為一九九七是香港自己的事，不是任何其他人的事。





張文光議員問：總督先生，《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訂明特區政府的立法會會就叛國、煽動叛亂、或顛覆行為等問題立法，而中國政府，甚至預委會亦認為有關的立法工作要在九七年後才處理。請問港府會否繼續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爭取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述的立法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磋商、溝通，甚至考慮在九七年前先就這方面進行立法？因為這方面，尤其是有關叛國、煽動叛亂及顛覆政府的定義問題，以及將來對香港的不同政見者的影響等，都會有深遠的影響。








總督答（譯文）：這當然是我們所希望能夠做到的。我們曾經在聯合聯絡小組上向中方官員提出多項建議，舉例說，有關官方保密事宜，以及這位議員剛才提及的問題。我們認為，我們的建議完全符合國際公約、《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我希望可以在這些事情上取得進展。





　　由於香港現在所處的獨特處境，這些事件在社會引起的回響和產生的影響都更形強大和顯著，而且亦使這些事件顯得更為重要。舉例說，在正常情況之下，我相信立法局不會有人特別憂慮官方保密的問題。據我的研究人員告知，我們從來不曾真正引用過官方保密法檢控香港任何人；然而，由於我們的處境獨特，並發生了像昨天的事件，立法局議員和整個香港社會都對這類問題更感關注，因為這些憂慮會對巿民的企望、抱負和對生活方式的關注構成陰影。





　　我重複一次，立法局、當局和香港總督都沒有造這些憂慮。如果有人使中方官員有這個印象，或者有人在美國或其他地方發表談話的時候，使人以為這些只是無中生有的事情，那麼他們便大大對不起香港了。








主席（譯文）：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歡迎你在外幾番努力之後回到香港。我相信三是個幸運號碼。





我本人、立法局內許多同事及旅遊業，非常感謝你向菲律賓當局提問區、黃事件。四年來旅遊業一直密切注意這事件的發展，而這事件最近提升至由立法局討論。











在你離港期間，我們在電視上看見探望區先生的情況，他好像要傳達一個信息：他可以選擇放棄上訴，只等待赦免。這個信息使我有點疑惑，我當時懷疑，這選擇是否總督先生你與菲律賓當局討論這事件時提出的呢？而當你的助手前往監獄探望他們時，他們有否表示他們實際想怎樣做？








總督答（譯文）：首先，對於這位議員表示高興我能夠回港　─　我知道這是跑馬地裏大多數人的看法　─　我很感謝，亦想對這位議員說，當局很感激他及其他議員對區、黃兩人事件的關注，也很感激香港旅遊當局對這事件的關注和支持，我們也明白，除非這事件得以解決，許多議員、像楊議員，及其他社會代表，會繼續就區、黃兩人的處境向菲律賓政府及香港政府施加壓力。





我相信這位議員會明白，立法局議員和總督在跟進這類事件時，總有困難，因為我們不願對法律意見妄加猜測，不願罔顧當事人的家人對事件的關切，亦不願以可能不合理的方式左右那些關注事件的人士的意見。在這些情況下，是很難以負責任的態度提供意見的。





在我與菲律賓當局討論這事件時，的確獲知當事人必須走完一切法律程序，才可獲得赦免。但我相信，這絕非一項建議，也不是討價還價；而只是把情況率直說明。





我不認為除了促請菲律賓當局盡快處理這事件外，我還可以做些甚麼。我認為，我不應做一些看來像猜測菲律賓司法當局的決定，或干預菲律賓司法程序的事情。但我們可以合理地說，這事已經拖得太長了。





這兩人士在一九九一年被判刑。各位議員也知道，他們自一九九三年起便提出上訴。但他們等待當局考慮他們的上訴，曠日持久，這點是立法局及香港社會所關注，也是我們要針對的一點。





我們一直都在努力。據我所知，兩位英國部長訪問菲律賓時，曾提出這件事，而訪問菲律賓的英國官員，亦曾多次提出。此外，英國大使也經常向菲律賓當局查詢。立法局議員亦曾向菲律賓當局提出質詢，而立法局也曾進行討論，並非常清楚地表明立場。





我希望我們可以迅速地解決這件事。我向菲律賓總統指出，我們的關係一向甚為良好；我們的關係牢固，使彼此在談論這件事時，措辭可以頗為強硬。我相信以同樣、甚至更強硬措辭談論類似事件的菲律賓總統，是明白我們對事件的關注是合情合理的，我並跟他說定，若事件不能迅速解決，我會不斷就這事與他接觸。


楊孝華議員問（譯文）：謝謝總督先生。我和其他五位議員曾向菲律賓領事館遞交三封信，要求為我們安排日期與總統會面，向國會及司法部長講話，直接表達對事件看法，到明天上午便足足一個月了。但至今為止，我們仍未收到任何答覆。





在你與菲律賓官員談話中，可有覺得他們並未收到我們的請求，或他們認為並無此需要，還是已表示我們應有準備獲得答覆，不久成行？我們不是想加重菲律賓在聖誕節旅遊旺季的壓力，但或許，我原本在想，我們至少希望可在聖誕或農曆新年之間出發。








總督答（譯文）：我們很樂意向菲律賓政府重提這位議員及其他議員的要求。我並希望這次訪問得以安排，而且若有此需要，能迅速辦理，但我希望不需這次訪問，因為我希望區、黃兩位先生的上訴，不久便獲聆訊，而不是再次押後。





各位議員都知道，當地發生了一、兩樁不幸事件，顯然阻礙了他們上訴的進程。儘管如此，司法上的延誤往往造成極大的焦慮，只要讀過“絕望之樓”或者法制史上其他事件，都會有同感。








主席（譯文）：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問：主席先生，我想透過你向總督先生提出問題。昨天魏京生被判監14年的事件，使香港人十分擔心，因為香港經常出現類似的言論、思想，即一些與中國政府有矛盾，甚至是不同的看法。在香港而言，這是言論自由。至於顛覆的問題，據我了解，而我亦曾向法律界人士請教，普通法內並沒有顛覆的概念。不過，《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卻有關於顛覆的規定。雖然剛才你已回答張文光議員的問題，但我想請問總督先生，由於英國政府將來要把香港交回中國，你有否想過在九七年之前要求中國清楚解釋顛覆的定義及與普通法的關係？








總督答（譯文）：有關這位議員所提的第一點，如果我不再次表白我對這一事件的想法，希望他不會以為這是不敬或對魏先生的處境漠不關心。我剛才答覆另一項質詢時已頗為詳盡地說過我的想法，我也不願重複那些我感受強烈的論點。





　　至於議員質詢的第二點，這正是我們希望在中方回應我們提出的建議時可以透過聯絡小組來討論的。這位議員說得不錯，要把北京剛在過去24小時之內才執行過的概念跟普通法調和，談何容易。我可以說些英國政治史中能夠與之相提並論的事件，但又恐怕提出來會為我惹來麻煩。我確實認為《基本法》和普通法之間有不甚協調之處，而我們獨立的法院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地方，這點我以前也有說過。很多議員就香港政府發表過不少文章或言論，但今天仍在這裏向我質詢。








主席（譯文）：謝永齡議員。








謝永齡議員問：謝謝主席先生。最近堅尼系數顯示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日趨嚴重。昨晚本局通過有關老年退休金的議案，而我們亦知道在本港60萬老人中，只有7萬人領取綜援金，仍有很多老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我想請問總督先生，在不會引致“車毀人亡”的情況下，如何解決日趨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








總督答（譯文）：我認為我們不會有撞毀汽車的危險。正如國際貨幣基金最近指出，我們畢竟已通過了高級駕駛考試。如果有機會，我會再提及這一點。我們剛與國際貨幣基金舉行了定期會議，即所謂有關“第4條”的會議。國際貨幣基金會定期檢討個別國家的經濟情況，他們對香港的評價是最理想不過的。他們只是擔心情況會促使我們偏離我們一直推行的政策，不過，我們絕不會這樣做。我很希望國際貨幣基金及國際建設開發銀行的英國代表把該等研究結果告知世界銀行的中國總裁後，世界銀行的中國總裁會把這個好消息告知其他中方官員，使他們能夠掌握更多關於香港經濟及管理方面的資料，以便日後討論。





謝議員提到本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日趨嚴重，我不能確定他所指的是個人薪金的增加或其他數字。其實，大致上，我們每個人都比以前富裕，不過，有些人比別人更為富裕而已。不過，謝議員說得對，在一個繁榮的社會，我們有責任照顧那些不富裕的人、需要幫助的人、貧困的人、弱能人士、病人及有其他需要的人。過去五年來，社會福利援助金有66%的增幅,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因為我們承認這是我們的責任。與此同時，我們亦把公共開支的增長率維持在整體經濟的增長率之下。在同一段時間內，整體開支增長率為30%，而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則為32%。因此，我們一直把資源明智地調配，務求能審慎地控制公共開支，又能給予需要幫助的人更多援助。





此外，謝議員亦提及退休金計劃。從謝議員的身體語言看來，我猜昨天他對退休金計劃是投贊成票的。我只好說，為甚麼數月前，我們需要他支持時，他又不支持我們呢？我們在立法局討論退休金計劃時，我們很希望他可以在那重要關頭支持政府。可惜，只有一位議員在立法局進行辯論時，支持類似我們提出的退休金計劃的概念。我們不能這樣三心兩意、搖擺不定，在春秋兩季支持退休金計劃、在夏冬兩季卻支持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我們必須抱有一定的看法，並堅持這種看法。我們曾經嘗試推行退休金計劃。記得我對電視台的攝影機，解釋我支持退休金計劃的理由時，卻沒有幾位議員在那場持久戰中跟我站在同一陣。當時，我和林煥光先生力主推行退休金計劃，記憶所及，沒有誰來幫我們一把。立法局否決我們的議案，我們又再接再厲，提出其他建議。這些建議得到本局通過，我們現正嘗試推行這些計劃，並會不斷努力。如果不成功，我恐怕任何向老人提供長期經濟支援的計劃都要押後。不過，這些計劃如須押後，不能歸咎於政府。








謝永齡議員問：總督在貧富懸殊的問題上提到弱智人士。其實一份最近發表的報告顯示，八成在庇護工場工作的弱智工友，每月　─　讓我重複每月　─　的收入是低於500元。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聘用18萬公務員，卻只聘請了34名弱智人士。計算起來，每1萬名公務員當中也沒有兩名是弱智人士，比率相當的低，即使香港某間快餐店聘用的弱智人士也較香港政府多。請問總督有何方法可增加弱智人士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政府內增加對他們的聘用，從而減低貧富懸殊的距離？








主席（譯文）：我們只可要求闡釋，但不知總督先生是否願意回答。








總督答（譯文）：我一貫甚麼都願意回答（眾笑），不過有時會答得比別人較為冗長一些。





我們就弱能人士的就業問題已經舉行了兩次十分有建設性的高峰會議。我想我們就弱能人士的交通需求方面亦已舉行了三次類似的會議。我認為我們在交通方面較為成功，那是因為地下鐵路及九廣鐵路均作出了十分理想的回應。不過，即使在弱能人士就業方面，我們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我認為整體而言，政府現正讓弱能人士有更多機會加入公務員行列；不過，我沒有分項的詳細資料，亦不能肯定在我們聘用的許多弱能人士中，弱智人士實在佔多少。不過，我知道有些代表弱能人士的團體認為政府有時候在向弱能人士提供就業機會時，把弱能的界限定得太寬，不過，我們會繼續多做些工作。我們會繼續設法鼓勵我們的管理階層為弱能人士提供更多求職就業的機會，而我們亦會繼續為其他僱主樹立榜樣。我認為房屋委員會及醫院管理局均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如果我們看看商界，有些公司亦做得極好。本港一家廣播電台在向弱能人士提供就業機會方面，表現十分超卓，但其他公司則似乎很不積極。因此，很明顯，我們每個人可以更為努力。明年我會就這個議題召開另一次高峰會議，檢討自從上次高峰會議以來的進展。





    我以前說過，現在也是這樣說，香港需要各種各樣的才能，其中弱能人士的才能對我們也是很重要的。我們並未發達到可以失去任何市民的才能的地步。








主席（譯文）：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問：主席先生，近年來香港經濟疲弱，很多中小型企業都不斷萎縮，導致很多工友要面對失業、工資下降，甚至開工不足的問題。這是過去香港政府或香港整體社會缺乏長遠的工業政策而導致的局面。總督先生可否告知本局，面對現時的困局，香港政府將進行甚麼實質工作，或扮演甚麼角色，以解決目前的問題，幫助更多人脫離失業的困局？








總督答（譯文）：希望這位議員不要介意，我不同意他說我們沒有長遠的經濟政策，而且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世界經濟論壇和美國傳統基金會對本港成就的讚揚或比這位議員對政府政策的批評來得較為有力。





　　國際貨幣基金報告中所表示的一點焦慮，讓我用報告中的字眼，是“甚為正面和可以稱道的”，他們唯一關注的地方就是我們不維持現行政策。現行政策使到我們能有今天連續36年不斷的經濟增長。現行政策使到本港成為區域之內以至全世界的自由經濟楷模。





　　當然，我們不時須作調整，但我不以為我們應調整到舊式的社會主義，我所指的自然不是政治上的意思。我不以為我們應該開始實行使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大為混亂的那些干預主義政策。





　　這並不表示我們一點都不協助工業界。讓我向這位議員舉出三個例子解釋我的說話。第一，對工業最大的幫助是稅輕，事實上，區域內以至全世界在稅務上實難有比香港更好的地方了。








　　第二，我們確明白到，香港在就業方面，職位大量移向服務行業，意味我們要檢討有關創造就業機會和整體財富的政策和支援。所以財政司已成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本局一些議員，研究我們可以為服務行業多做些甚麼。這個行業我們過去數年已創造了約100萬個職位，這一點相信我說得沒有錯。





　　第三，現我轉談一下製造業。我明白即使過去數年來製造業內職位減少了，又即使製造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亦降低了，製造業仍然是香港財富來源極重要的一環。在製造業而言，我們現正在多方面努力，協助僱主和創造財富的工人。





　　首先，我們正提供土地和地方給有意設廠的人。這是工業公司所做的；也是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所做的，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舉例來說，向公司提供地方來從事發展和研究。





　　第二，我們正在協助製造業培訓該業未來所需的技術。這就是我們各大學正在做的事。也是職業訓練局正在做的事，訓練局在各大學校園內所做的也不遑多讓。





　　第三，我們也在協助技術轉移。這就是我們的應用研究中心所做的事，生產力促進局正在做的事，剛才提過的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也在從事這項工作。





　　第四，我們正透過工業支援資助計劃提供大量金錢，今年的撥款上升至2.1億元，以協助製造業從事可以在本港商業中成功開發的高科技發展。





　　由此可見，我們正從各方面加以援手。說我們對香港沒有長遠的謀劃是不確的。不過我對香港的長遠謀劃恰好就是要香港繼續維持目前的自由開放經濟。








主席（譯文）：梁議員，你想不想提出跟進質詢？








梁耀忠議員問：主席先生，總督先生剛才提到，政府一向推行的是不干預政策，並提出很多有關這方面的工作；但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成效實在不大。雖然總督先生剛才說到有關科技中心等問題，但根據我們所得的資料，政府現時關注和致力推展的科學園計劃，其實並非主要為了發展本港的科技，而只是計劃扮演一個“轉口”的角色，即將外國的科技引進中國，或將中國的科技介紹到外國，因此，對於香港的工業發展，毫無幫助。請問總督先生，能否在這方面多做些工作，或向我們詳細解釋科學園對香港工業的發展實際上有何幫助？








總督答（譯文）：很高興這位議員提起我未有談及的事，而設立科學園的可能性就是其中之一。但我真的不信創設科學園就似乎只是製造一塊彈板，讓中國的技術從香港彈向世界各地。科學園不單可以協助本地製造業，而且大可以把中國的科研人員和本港的製造業連結起來，或把中港兩地的科研人員和本港製造業連結起來，為共同的或更大的利益而努力。





　　我認為這位議員不應說得好像香港可以在經濟上自我封閉而得到繁榮。我們的經濟是開放的經濟，或可說是舉世最開放的。我們的經濟表現良佳，今年首九個月的產品出口上升了14%，而服務出口則有13%的增長。我們的開放經濟體系大量吸引外商投資在我們的製造業。在我們的開放經濟體系中，私營部門今年在廠房和機器方面的投資會增加20%。所以我們有的是一個成績斐然的開放經濟體系。成功的開放經濟體系歡迎來自別處的意念、資源、人才和技術，使之增加價值，而在這個過程中日趨富裕。








主席（譯文）：黃錢其濂議員。








黃錢其濂議員問（譯文）：多謝主席先生。我想向總督先生提出一項事關重大的質詢，是關乎足以影響香港未來經濟成就的因素。





　　總督先生，據某些報章報導，你的好友魯平先生曾說過，將來的行政長官可能是一匹黑馬。只要是好馬，管他黑馬白馬。主席先生，我的質詢是：行政長官須具備哪些足以左右香港經濟成就的條件？應是怎樣的一個人？行政長官既然如此重要，須有甚麼程序，才可透過他而使香港繼續享有經濟成就？願聞總督高見。








總督答（譯文）：這位女議員既然提及魯主任，那我便趁此機會祝魯主任聖誕及新年快樂。我希望他繼續康復。也希望他能於明年訪港，並且頻密的到訪。我很希望他每次來港訪問時，不至於忙得沒空見見香港總督。








　　此外，無論這位議員或其他人心目中的馬是怎樣的一匹馬，最要緊的是香港總督不應加以支持，也不應在其身上押上任何注碼，原因是香港總督賭馬必輸；這是我最近在沙田馬場和快活谷馬場體驗到的。





　　玩笑開過了，說嚴肅的。我認為港澳辦主任提出關於行政長官的條件，看來很有道理。我不宜說應由誰來出任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也不打算把一己的意見加諸行政長官產生的過程。但是，就這位議員質詢比較狹窄的一點而言，即是行政長官應具備甚麼條件，才有助於香港經濟繁榮，我則認為要有利於保證香港的經濟繼續繁榮下去，當行政長官的，必定要百分之一百零一銳意維護香港的法治精神；百分之一百零一立志秉承香港一貫的營商手法，在專營權與公共合約方面，以有清楚而且公開的程序來處理；在做生意方面，此人亦須堅定不移的為香港的商界提供一個公平的營商之地，決心維持香港的開放和自由經濟體系，繼續以低稅率及審慎的控制開支精神管治香港，並矢志不渝、立場堅定地確保香港的經濟體系由其本人與港人合力管理。





　　上述的各項條件之中，我認為最後一項尤其重要，所以特別強調。每逢國際貨幣基金、世界經濟論壇，以及其他人士論及我們的成就時，他們所指的成就，是港人創造的成就，由港人管理的經濟體系。





　　香港現時的宗主國雖然是英國，但若說指揮我們如何管理我們的經濟體系的，是當今的英國財政大臣或財政部官員，有人會相信嗎？英國的財政大臣和財政部官員單是管理英國的經濟體系已經忙個不亦樂乎了，何來餘力理會香港的經濟？





　　我們得以成功，是由於所採取的政策成功，並且不受別人阻撓或干預。因是之故，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將有大約1 500億元的財政儲備；到了一九九八年，加上土地基金，香港的財政儲備可達3 250億元之巨。這些數目都是我們取得成就的最佳證明。無論誰當特區的行政長官，我們都希望和預祝他能像過往四、五十年的公務員一樣，成功地管理香港的經濟體系。








主席（譯文）：李國寶議員。








李國寶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鑑於香港經濟疲弱、通脹高企，成本急升，工資上漲和租金高昂，請問你可否告知本局政府會採取些甚麼措施來保存我們作為國際財經中心的競爭力？








總督答（譯文）：老天！我不知這位議員說的是甚麼地方。這位議員對國際貨幣基金比我還要熟識。基金的報告出版後，我深信他要跟本局其他議員一樣仔細地閱讀。從他所提質詢看來，大概他會對貨幣基金的報告大感驚詫，但相信其他人則不會這樣。





　　香港當然有它的問題。通脹比我們所希望的為高，但現時的5%比起本港第28任總督抵港那年的通脹率，幾乎低了9%。我們自然希望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得更多，不過以增長率5%來說，我們仍算不俗，而且亞洲開發銀行和其他機構人士都預測增長會持續至明年。3.5%的失業率當然太高，但我相信整體經濟之中職位仍增加了2.5%，問題是我們的工作人口卻增加了4%，結果便使到失業人數增加。這一切都可以改善，而我亦希望得以改善。





　　我認為未來一年左右我們的競爭力都不會減弱。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名單中，我們排名第三，比去年上升了一個位置。我看這是頗為不錯的進步。





　　在地產方面，樓宇轉售巿場在一九九四年四月達到高峰以來，已下降了四分之一；而新樓的價格比最高時也回落30%至40%，雖然樓價仍較一九九三年一月的時候為高。因此我認為我們已頗為成功地遏抑了樓價。





　　大體來說，我們總可以做得更多，總要面對新的挑戰，但我認為經濟上的成就始終會證明一切。我深信在這位議員英明主持下的銀行，之所以成就璀璨，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於香港整體經濟成功使然。





　　每個人看自己的成績表時都可以發現可以做得更好的方法。但在研究怎樣可以做得更好的時候，我不以為我們就應忘記我們實在已做得很好。使到我們經濟發達的，不是香港總督，而是他屬下的公務員和實際努力耕耘的人。








主席（譯文）：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我想向總督提出一項有關本港14萬菲律賓家庭傭工的前景的質詢；又總督在最近到菲律賓訪問時，有否討論到這問題？相信總督定必知道，對於這些家庭傭工的前景，社會上有很多猜測。不少菲律賓家庭傭工認為她們根本沒有將來。實際上，有些已在數年前開始移居加拿大，就像其他較幸運的香港人一樣。一些香港人，包括本局一些議員，曾表示政府不應容許他們來港，即使在一九九七年前亦然；而大陸方面可能又說過這是發財的黃金機會，為何要把好處讓給外國人？





    由此可見，社會上存有種種猜測。當然，你或會說一九九七年後的事情與你無關。不過，我想知道，你可否與本局分享政府當局目前的想法？因為歸根結柢，我認為我們對這些人尚有未完的責任，那便是讓她們知道，就我們所見，她們的前景將會如何，特別是告訴那些合約於明年屆滿的家庭傭工，她們會否獲得續約和政府是否有權讓他們續約；此外，中國當局有否向你表示，這些人是否可以留在香港，抑或必定全部踢走呢？








總督答（譯文）：我在菲律賓時當然曾經討論過這問題。菲律賓當局對此問題深表關注，這是可以理解的。現時，香港有129 000名菲律賓家庭傭工。在港的菲籍人士約有140 000人，除了上述的家庭傭工之外，尚有約1 000人通過其他輸入勞工計劃來港工作，另有約10 000人從事專業和管理階層的工作，當中包括1 000名國泰航空公司的職員。





    現時菲律賓家庭傭工的人數為129 000，較一九九二年我到港履任時增加47 000人，人數在過去十年來急劇上升。我認為社會整體都承認，這些家庭傭工在社會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首先，他們有助維繫家庭的完整和穩定；第二，她們僱主的配偶，本來不能出外工作的，現在都有機會出外就業。因此，在促進社會融洽和經濟發展方面，菲律賓家庭傭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問題間或出現，制度被人濫用的情況也偶然發生，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處理的問題。不過，總括來說，這129 000人確為香港提供了很多支援。





    我回答菲律賓總統拉莫斯和其他人士的詢問時亦有指出，我可以作出的保證是有限的，因為一九九七年後政策由特別行政區政府制訂。不過，讓我強調一點，有關政策非由北京當局決定，而是由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制訂。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勞工政策是由特別行政區自行制訂的，不關其他人的事。因此，有關菲律賓家庭傭工的現行政策應否繼續推行，將由行政長官及其下屬作出決定。





    我很難想像有甚麼合乎常理的理由，足以使事物在一九九七年出現重大轉變，以致本港在一九九六年需要僱用129 000人的各種理由，在一九九八年突然消失。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承認、如果我們同意本港在一九九七年前有大量工作機會，可容納這129 000名女性傭工和少數男性傭工的話，那麼該些工作機會便極可能繼續在一九九七年後存在。我實在很難想像在甚麼情況下，那些工作機會不再存在。拉莫斯總統和其他菲律賓官員問我這方面的問題時，我便向他們說了以上那番話，他們似乎對答覆相當滿意。








    我亦同時指出，根據《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在一九九七年後將維持不變，而在今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下，這  129 000人一直為我們服務得相當不錯。因此，我希望她們會相當放心。我們會繼續推行現行的勞工政策，直至一九九七年，我們亦會處理新合約的申請，而有關的工作以後便由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





    也許我可以補充一點，拉莫斯總統特別向香港表示謝意，感謝香港歡迎家庭傭工來港工作，及確保家庭傭工的工作條件大致上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規定和獲得全面法律保障。我相信不少菲律賓國民都希望在其他國家當家庭傭工的同胞獲得的保障，會像香港所提供的一般完善。








劉慧卿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我只想提出一項非常簡短的跟進質詢。現時，政府當然有它的理由，不容許大陸居民來港當家庭傭工。請問總督先生是否認為在一九九七年後，這些理由仍會成立，因而有必要繼續僱用來自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的家庭僱工？








總督答（譯文）：在一九九七年後，就這些問題提出意見的，預料大致上都是現時的政府官員。假如今天我收到他們的意見，我肯定該些意見會指出，如果要以來自中國大陸的家庭傭工取代現時的129 000名菲律賓家庭傭工，在入境事務方面便會出現困難。我確信在一九九七年後，有人將提出相同的論據；但我必須小心，以免使人覺得我在就一九九七年後的事情作決定。








主席（譯文）：在我宣布本局聖誕休會之前，我謹藉此機會祝願總督、各位議員、各位公職人員以及其家人聖誕快樂、一九九七年事事順遂  －  我其實是想說一九九六年。（眾笑）








總督（譯文）：我相信明年的時間亦會轉瞬即逝，但這樣說我們似乎已經擱下了籌備委員會。我相信籌委會不會這麼快消失的。（眾笑）





	我謹祝主席和各位議員聖誕快樂、新年進步。同時，我亦在此祝願那些寧可不在現時身處的環境中度過聖誕節的人士聖誕快樂，並期望他們明年會較過去一年更愉快順遂。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在宣布休會待續，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續會。





會議遂於下午三時三十三分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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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 ─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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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 ─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